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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立达：人类首次看见“新鲜”的恐龙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琥珀里的发现真的主要是好玩”

就在今年

元 旦 前 几 天 ，
邢立达在微博

上 挂 出 “ 悬

赏 ” ： 给 我 念

一首诗， 就可

以参加抽奖送

一块琥珀。
“念诗送

琥珀， 这个感

觉还不错吧？”
那天， 一整个

下午， 他都在

欣赏着粉丝们留下的诗， “真不懂， 为

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蜜蜡 （一类不透明

的琥珀）， 却对纤毫毕现地保存下了远

古生命的透明琥珀没什么感觉， 甚至把

里面宝贵的化石标本， 当作杂质无情砸

碎。” 他想用自己的努力， 改变一下这

一 “俗见”。
去年， 他发表了两篇在媒体上非常

轰动的文章： 一篇讲的是在琥珀中找到

白垩纪鸟类的翅膀———他为这个展开仅

18 毫 米 长 的 小 翅 膀 起 名 为 “天 使 之

翼”； 另一篇则是在琥珀中发现了一段

恐龙的尾巴， 这是人类第一次在琥珀中

发现恐龙标本， 也是人类第一次看见如

此 “新鲜” 的恐龙。
“媒体疯了！” 邢立达知道， 这两个

成果都很有趣， 尤其是后一个， 但从科

学意义上说， 其实并不那么重大。 然而，
论文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凌晨 1 点刚解

禁， 报道的巨浪立刻掀起： 英国广播公

司 （BBC）、 美国国家地理、 朝日新闻、
腾讯等 17 家媒体把这个新闻搬上了头

条。 这一天， 邢立达的手机不停响， 几

乎全都是媒体的采访。
因为当天下午在上海 自 然 博 物 馆

有一个科普讲座 ， 邢立达前 一 天 晚 上

到了上海 。 得知他携带了这 块 稀 罕 的

琥 珀 ， 记 者 一 大 早 赶 去 他 的 落 脚 处 ，
亲眼看到了琥珀 ， 还拿在手 上 仔 细 赏

玩了一番。
“小心点 ， 现 在 它 可 是 身 价 不 菲

哦！” 邢立达把琥珀从一个透明的防震

盒中取出， 递给记者。
这块小鸡蛋大小的琥珀， 已经经过

打磨， 外表十分光洁。 对着阳光， 可以

清晰看到一段黑色横在黄色透明的亿年

松脂中。 “那就是恐龙尾巴， 缅甸当地

的琥珀商人以为这是一段植物。” 邢立

达说， “看见旁边的两只蚂蚁没？ 那是

已经灭绝的蜂蚁。 他们跟我说： ‘这块

不错！ 蚂蚁上树！’”
可当邢立达看到这段 “植物” 时，

心里却咯噔一下。 他拿过来看了一下边

缘， 发现有敲断的痕迹， 琥珀里的化石

有一面露了出来。 他马上追问： “其他

部分在哪里？” 很有可能， 在刚挖掘出来

的琥珀原块中， 包含着更多部分的动物

遗体。 不过可惜的是， 其他部分至今未

能找到。
“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在琥珀里发

现白垩纪的恐龙 。” 他说 ， “但现在 ，
它们就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面 前 ， 我

才意识到 ， 这是人类首次有机 会 看 到

更真实的恐龙。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我 想 推 开 这 扇 门———琥 珀 里 的 脊 椎 动

物学。”
“当 我 把 琥 珀 标 本 展 示 给 国 外 同

行看时 ， 从皇家院士到助教 ， 无 不 瞠

目 结 舌 。 ” 邢 立 达 说 ， 过 去 ， 古 生 物

学 家 只 能 从 化 石 记 录 中 了 解 远 古 生

物 ， 虽然中国辽宁等地那极为 细 腻 的

沉积岩保存了包括羽毛的印痕 等 丰 富

的细节 ， 但琥珀中的标本却具 有 与 生

前几乎无异的细节 ， 这无疑是 古 生 物

学家梦寐以求的素材 。

“一定要到化石产地亲眼看看”

缅甸琥珀

可以说是世界

上 最 古 老 的 ，
其地质年代距

今 约 9900 万

年前， 来自白

垩纪中期的诺

曼森阶。 它们

如同时光胶囊

一般， 栩栩如

生地保存了距

今约一亿年前

的白垩纪动植物世界。
尽管对于缅甸琥珀的记载， 最早见

于我国汉朝的文献， 但对其内含物的研

究历史却仅约百年。
缅甸琥 珀 中 不 仅 有 常 见 的 昆 虫 和

植 物 ， 还 有 蜥 蜴 、 青 蛙 。 2013 年 起 ，
更 高 等 的 脊 椎 动 物———鸟 的 羽 毛 、 翅

膀 、 脚爪开始出现在琥珀中 。 “我 从

来没想到过 ， 体型庞大的恐 龙 ， 可 以

被封存在小小的琥珀中 。” 邢立达说 ，
不过当发现 “天使之翼 ” 后 ， 他 和 加

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皇家博物馆的瑞安·
麦凯勒教授不禁萌生了一个 想 法 ： 当

时也有体型娇小如鸟的恐龙 ， 是 否 可

能在琥珀中发现？
出产这些琥珀的， 是缅甸克钦胡康

河谷的德乃老矿区。 胡康河谷又名野人

山， 克钦山区， 缅语的意思就是 “魔鬼

居住的地方”。 这片原始森林方圆五六

百公里 ， 位于缅甸最北方 ， 与 中 国 交

界 ， 周 遭 都 是 高 耸 入 云 的 横 断 山 脉 。
“琥珀矿区是克钦独立军的军费来源之

一， 属于军事禁区。 矿区通往各城市的

道路上层层关卡， 管控非常严格， 外国

人到矿区的难度极大。” 邢立达说， 所

以这些标本真的来之不易。
从那里到密支那东南的琥珀集市，

要 行 一 天 的 路———要 先 用 摩 托 车 、 大

象 、 小船等工具穿越克钦独立军 的 辖

地， 再坐 7 小时的车才能到。 而更关键

的是要得到当地军队的通过许 可 。 不

过， 再困难， 邢立达也要亲自到这些琥

珀的产地来看看。 “跑得多了， 我对当

地琥珀商人而言， 就是 ‘老客’， 相互

之间会有信任。” 邢立达说， 他们会把

含有自己看不懂的化石的琥珀， 拿来让

自己辨识。
促使他不停跑缅甸矿区的另一个原

因， 则是出于对标本的担心： 琥珀造假

一直是笼罩这个行业最大最深的阴影。
不过， 好在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可以让

造假现形 。 比如 ， 荧光反应 、 同 步 辐

射、 微 CT 等。

以前， 这类含有古代生物的琥珀开采

出来后， 经常被无情地砸碎， 只取出市场

需求高的那一部分， 很多可能蕴含珍贵化

石的标本就这样消失。 邢立达希望， 他和

同行的研究可以或多或少带来一些改变，
让这部分地球史前 “时间胶囊” 能得到更

多关注和保护。
“古生物是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学科，

即使是买来的标本 ， 也一定要去产地看

看———亲眼看到埋藏环境、 地质条件， 对

标本的理解会深入很多。” 他说， 从高中第

一次跟着人称 “中国龙王” 的董枝明先生

出野外开始， 很多优秀的学者就对他这么

说， 而他现在更是笃信这一信条。
对古生物学家而言， 出野外几乎是一

门必修的功课。 研究古鱼类的中科院女院

士张弥曼， 年轻时曾孤身一人在戈壁大漠

科考一个多月， 年届八旬还惦记在青藏高

原探寻新的鱼类化石点； 周忠和、 徐星、
汪筱林、 朱敏等这些当今中国一流的古生

物学家， 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每年出野外

寻找化石标本的习惯。
邢立达从加拿大回国三年， 几乎每年

有 7 个月在野外。
遇险 ， 这几乎就是家常便 饭 。 就 在

去年年底 ， 他去贵州毕节考察 。 临到结

束 ， 他和志愿者为新发现的蜥脚型类足

迹盖上保护膜 。 那几天刚下了雨 ， 泥土

湿 滑 ， 结 果 邢 立 达 脚 下 不 知 怎 地 一 滑 ，

人从 3 米多高的陡坡上滚了下 来 ， 肋

骨处疼得话都说不出 ， 他只好 连 夜 飞

回北京。 所幸检查下来只是皮肉外伤，
要不是徐星老师盯着 ， 邢立达 可 能 连

X 光片都懒得去拍。
说实在的 ， 这 样 的 遇 险 ， 对 他 而

言 ， 太多了 。 在甘肃北部无人区 考 察

时， 突然有一块石头毫无征兆地从山上

飞下， 砸碎了邢立达正在使用的电脑屏

幕———离击中他的右胳膊， 只差了 1 厘

米。 前年， 他在伊朗与伊拉克交界处的

野外遭遇恐怖分子， 靠躲在一个墓地里

才逃了出来。 在加拿大的一个国家森林

公园考察时， 恰好遭遇雷雨天， 邢立达

正兴奋地在河边清洗刚挖出来的化石，
一道闪电劈到离他 1 米远的河水里， 他

顿感头皮发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会感觉有一

种责任。 只要有线索， 邢立达经常 “说
走就走”。 他家里总有几个包是收拾好

的 ， 分为华南 、 西藏 、 新疆准 备 。 他

说： “我不想错过任何机会， 在加拿大

时， 经常接到国内电话， 让我去现场看

看， 可没法及时飞回来， 遗憾太多了！
这感觉好像眼睁睁看着自己喜 欢 的 姑

娘， 被别人娶走。”

“我希望把路走得更踏实一些”

去年， 邢

立达拿到了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北 京 ） 的 博

士学位， 成为

大 学 的 一 枚

“青椒”。 刚拿

到 教 职 半 年 ，
他就将发表他

的 第 100 篇

SCI 论 文 。
“ 离 开 恐 龙 ，

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 邢立

达说， 无论是科普还是做研究， 循着恐

龙的足迹去探寻远古生命的奥秘， 就像

武林高手丹田中涌起的绵绵内力， 推动

着他在一块块化石、 琥珀中， 企盼一个

个人生高峰体验的出现。
1982 年出生的邢立达 ， 今年已经

35 岁， 然而正式科研的道路还只能算

刚刚起步。 现在， 学校让他担任地质三

班的班主任。 “很多硕士和博士生都是

科 班 出 身 ， 基 础 要 比 我 扎 实 得 多 。 ”
“我很愿意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心得和经

验， 我说得最多的一点就是， 还是应该

坚持自己的爱好。”
从小喜欢恐龙， 高一就办起了恐龙

网， 此后五年间， 为了维护网站， 他不停

地翻译各种恐龙相关的科研报道。 翻译多

了， 他开始不满足于新闻稿中的内容。
“一篇翻完之后，总感觉有更多的内

容想知道。 ”慢慢地，邢立达的关注点从

论文得出的结论， 转移到研究方法，“好
像做这样的研究也不是很难啊……为什

么我不能自己试试呢？ 当然，现在看来，
当时自己的想法只是 ‘无知者无畏’，真
做研究，难度还是很大的。”不过，没有那

“一念之差”， 或许他就永远停留在爱好

者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回到从前， 我希望把路

走得更踏实一些。” 现在， 他会非常认真

地告诫自己的学生， “第一篇论文一定

要认真写， 哪怕出于毕业的需要、 课题

自己不那么喜欢， 都要认真写。” 因为，
在学术界， 很多人都会关注一个学者的

第一篇论文， 并由此判断他的学术方向

和兴趣， 更会以此来评判他的品质———
是否认真、 踏实， 值得合作、 交往。

相对于很 多 学 科 而 言 ， 古 生 物 只

是一个相当冷门的学科 ， 而研 究 恐 龙

的 ， 中国只有那么十几个人 。 “也 只

有恐龙 1.6 亿年漫长的存在， 才能够让

我更深刻地去体会生命的本质。” 邢立

达关注的领域是恐龙足迹 ， 相 对 于 化

石而言 ， 足迹所承载的信息量 少 ， 研

究足迹的学者也就那么两三个 人 。 一

旦进入这个领域 ， 自然就会发 现 有 很

多事情值得去做。
比如， 有一些民间传说中的 “凤凰

足迹”、 “犀牛脚印”， 乃至仙人手印之

类， 多年成为民间崇拜活动的对象， 甚

至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但事实上可能就

是恐龙的足迹化石。 有时候， 这里面还

真能传递出一些重要的科学事实： 有些

足迹可以说明它们的主人曾经在哪些区

域分布过； 有些则能为厘清恐龙和古鸟

类的发展历史提供线索， 甚至为大陆漂

移学说提供新的证据……

“我是邢立达。 你还记得我吗？”
去年 5 月， 记者的微信上突然跳出
了这样一条要求加好友的信息。

邢立达， 很出名的人物， 在年
轻人的科普圈里 。 从小喜欢恐龙 ，
他高中时候就办起了当时国内唯一
的恐龙科普网站———恐龙网。 他翻
译、 撰写的恐龙科普书， 撩起了很
多人对恐龙世界的向往。

我 还 记 得 他 吗 ？ 当 然 记 得 。
2004 年 ， 辽宁朝阳四合屯 。 在化
石挖掘点 ，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生 ，
说着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 。 当时 ，
还是金融专业大学生的他， 以古生
物爱好者的身份， 跟随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考
队一起出野外， 在土堆里翻寻化石
的认真， 足以让人误以为他是哪位
研究员的学生。

兴趣仿佛是一座矗立在邢立达
命运中的灯塔， 此后数年， 从常州
中华恐龙园科研科普部负责人， 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恐
龙， 再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生物
科 学 系 师 从 著 名 古 生 物 学 家 菲 利
普·库里， 取得硕士学位,他真的一
步步走上了专业的道路。

去年 6 月和 12 月 ， 在琥珀中
发现古鸟类的翅膀、 发现恐龙的尾
巴， 他的这两篇论文引起了媒体的
轰动。 全球最大的地球科学、 空间
科学和自然史网站地球档案最新公
布的 2016 年全球 13 个最重大的
化 石 发 现 中 ， 这 两 个 成 果 并 列 第
一。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 邢立达又
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亮相。

“我把过去写的科普书都锁进了柜子里”
———与邢立达对话 “科研与科普”

“他的科学研究做得好， 但他在

恐龙学科普方面的工作 ， 才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第 一 人 。 ” 这 是 著 名 恐 龙 学

家 、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 类 研

究所研究员徐星对邢立达的评价。
从高中创办恐龙网站 ， 到 成 为

“科学松鼠会” 的活跃会员， 邢立达

迄今已经出版了数十本恐龙 科 普 书

籍 ， 并协助出版社引进了不 少 国 外

优 秀 的 恐 龙 科 普 读 物 。 他 编 著 的

《翼龙大传》 曾获得第二届 “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 优 秀

奖 ； 他主持翻译的 《普林斯 顿 恐 龙

大 图 鉴 》 《终 极 探 索 ： 恐 龙 王 国 》
《美国国家地理终极恐龙百科 》 等 ，
都不断激发着大众的科学热 情 和 求

索兴趣。
当真正进入科研之后 ， 邢 立 达

才 发 现 ， 原 来 过 去 的 自 己 是 多 么

“胆大妄为 ”。 “我恨不得把过去写

的科普书都锁进柜子里。” 他告诉记

者 ， 现在 ， 当有人希望他推 荐 科 普

书时， 他只敢提近期的一两本。
文汇报 ： 你 在 公 众 的 第 一 形 象

是 “恐 龙 达 人 ” ， 随 着 今 后 学 术 生

涯的深入展开 ， 你是否会逐 步 淡 出

科普？
邢立达 ： 的 确 ， 在 中 国 ， 科 学

家做科普 ， 到目前为止 ， 还都 是 一 件

“做好不加分， 不小心就减分” 的事情。
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 根本没有科普这

一项内容， 生存压力巨大的年轻教师自

然不会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科普。
而且， 在 “做不好科研才去做科普” 的

传统观念影响下， 一个年轻学者与科普

沾边， 似乎就会自降身价。
所以 ， 我 在 读 博 士 的 时 候 ， 就 有

不少老先生劝我不要再那么高 调 地 做

科普了 。 他们都是出于爱护我 的 一 片

好意 ， 我真的非常感动 。 然而 ， 我 就

是一个从爱好走上专业道路的 人 ， 我

的经历让我明白 ， 一个普通人 要 获 取

准确 、 权威的科学信息 ， 其实 是 相 当

不容易的 。 同时 ， 在这个过程 中 ， 我

更了解到 ， 比获取感兴趣的专 业 知 识

更 重 要 的 ， 是 科 学 的 思 维 方 式———质

疑、 逻辑推理、 实证。
文汇报： 不过， 现在科普已经提高

到了与科技创新几乎同样高的地位， 而

且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愿意参与科普。
你觉得， 他们的努力怎样才能产生尽量

大的影响？
邢立达： 我 一 直 不 喜 欢 “殿 堂 科

普”， 就是科学家一本正经地把自己定

位在布道者的角色上———没有人愿意被

说教， 尤其是现在 90 后、 00 后的年轻

人。 这个世界有太多吸引他们注意力的

东西， 所以能够适应 “新生代” 的科普，
一定得是有趣的。 在我看来， 科普首先

就是要把人哄开心， 让人愿意喜欢。
我 曾 经 在 微 博 上 发 布 过 “ 试 吃

4000 年前猛犸象腿肉 ” 的帖子 ， 当时

引起了很多争论： 有人怀疑真实性， 有

人说是炒作， 也有人批我浪费宝贵的古

生物资源……不过， 有一点很清楚， 这

让很多原先不相干的人都对这事儿感兴

趣。 科学家是疯子吗？ 其实， 这不就是

一种对未知的好奇心吗？ 大家都愿意来

关注、 思考， 在争论的过程中， 说不定

就有孩子从此对古生物产生了兴趣， 也

了解了一些学科的基本知识， 还学到了

一点科学的思维方式。
过去， 我总是尽量让大家感到古生

物有多有趣、 多浪漫， 今后我可能会讲

述更多故事， 让人们认识到这门学科有

多不浪漫———保护化石资源、 艰辛的野

外工作， 时不时遇到各种危险。 记得去

年我在野外跑了很久， 人变黑变瘦了，
胡子拉碴。 我父亲到机场接我， 我看到

他， 直接走到他面前半米不到的地方，
他的眼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之后又移

开了———最后还是我主动跟他打了招呼。
这还不算在论文最后发表之前， 所要

经历的无数次自我质疑与推倒重来。 如果

不是真爱， 面对外面诱惑那么多的世界，
可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 所以， 做科研就

应该让真正感兴趣的人来。 科研的苦与乐，
也是应该通过科普让更多人了解， 帮助年

轻人选择合适自己的道路。
文汇报： “琥珀恐龙” 受到媒体如

此高度的关注， 你却认为它的科学意义

不大。 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尴尬： 有

些事情科学意义重大， 但公众却未必关

心； 有些很吸引眼球， 学术地位却不一

定被学界认可。 这种对立如何协调？
邢立达： 我是觉得这次媒体有些过

火了， 从纯学术而言， 除了标本看上去

更真实一些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因此琥珀恐龙谈不上有多大的科学意义。
这也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整个学术圈

子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毕竟认定一项工

作的学术贡献， 是有公认标准的。 但是

意 外 的 收 获 却 是 ， 有 许 多 人 告 诉 我 ，
“感谢你的发现， 我第一次知道恐龙是毛

茸茸的”，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我们自

认为常识的事儿， 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

周知。
的确， 有些学术贡献卓著的成果很难

被公众理解。 不过， 我想， 还是有可能找

到一条路， 或许只是找到那么一个点可以

让公众接受。 “琥珀恐龙” 能够受到媒体

如此大的关注， 可能也是找到了那么一个

点。 如果拿出我们的原始研究数据， 估计

也不会有那么吸引人。 有时候科学家也需

要对公众抱以宽容之心———你不可能像我

那样专业深入， 只要有所了解就好， 能体

会到我所分享的乐趣就好。

邢立达带领国际考察队在四川凉山考察恐龙足迹。 邢立达在野外现场测绘。 邢立达在加拿大皇家泰勒古生物博物馆观察库房中的恐龙足迹。
（均 邢立达 供图）

邢 立 达 在 上 海

自 然 博 物 馆 展 示

含 有 恐 龙 化 石 的

琥 珀 。

孙乐琦 摄

琥 珀 中 的 古 鸟 类

“天使之翼”。

一亿年前的豆娘。

花朵琥珀。


